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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观察新观察 由单质诗语到复合诗语
——新世纪诗歌的一种代际特征 □傅元峰

俞胜《宝奶奶》，《翠苑》201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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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多平米的家里，每个
房间甚至在客厅中塞满了淘汰
下来的东西，有旧棉袄、老式单
缸洗衣机、上个世纪穿剩下来
的袜子、老旧的“星海”牌电视
机、“燕舞”牌收录机、“永久”牌
自行车、四五个旧电饭锅、泡酸
菜的大瓦缸、各种各样的包装
箱、老得掉牙的小闹钟、月饼
盒、古老的留声机……

以上是俞胜在短篇小说
《宝奶奶》中对宝奶奶家里的描
写。这样的场面使人以为自己
走进了一个家庭博物馆，其实
不然，它们只是宝奶奶积攒下
来的废物而已。宝奶奶顾名思
义就是把曾经用过的针头线
脑、破衣烂罐当做宝贝一样看
待的一个老奶奶。这样的行为
自宝奶奶年轻的时候就开始

了，虽然也体现了她对中华民族一种传统的
延续，但它是否就是一种美德，则另当别论，
小说对之也没有表示出张扬的色彩，而是以
颇具幽默的笔调对宝奶奶存放这些“宝贝”的
房间进行了编号，从1号储藏间一直到5号
储藏间，间间屋子被它们塞得满当当的，连落
脚都显得困难。宝奶奶和她的老伴整日就生
活在它们的包围之中，吸吮着它们散发出的
霉味或者其他气息。

从小说的叙事看出，宝奶奶和宝爷爷长
年累月地生活在由这些废物营造成的环境之
中，宝奶奶说积攒它们是为了追忆过去的一
些老故事，获得精神上的慰藉。而事实上，他
们在精神上仍然呈现出赤贫状态，因为他们
从这些老旧无用的东西上得到的只是一点点
的安慰。这种安慰来自宝奶奶偶然间把思绪
拉回到对过去使用过某个东西的回忆上，虽
然它们填充、调节了宝奶奶真空般的精神世
界，但它们对人空虚、孤寂的心灵并未带来多
少好处。我觉得宝奶奶精神赤贫的核心原因
在于她固执地拒绝了社会发展中新出现的消
费观念和新颖的家庭生活用品上。人生活在
当下，思想精神却一直处在过去。宝奶奶的这
种状况也造成宝爷爷跟着她受罪。小说中写
到这样一件事情。有一只断了带子的挎包，宝
爷爷要往垃圾箱里扔，被宝奶奶发现了，她
说：“这包是断了一条带子，可是补上一条不
是照样可以用吗？你不和我商量就偷偷地往
出扔，你心里还有我这个老婆吗？”说着说着，
立刻泪飞顿作倾盆雨，把老头吓得手足无措，
这还没有完呢，过后还有持久战，还要赌3天
的气，老头彻底服了。

可见宝爷爷是在宝奶奶的固执或者霸道
下不情愿地认同了她的生活理念。而宝奶奶

的女儿文喜对母亲的生活理念也并非完全认
同，她一直对之耿耿于怀，她觉得“妈妈的理
念就是她的阴影，她一直在刻意躲避这个阴
影，所以她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用旧了
的、没有用处的东西绝不留下”。

小说要表达的是两个时代、三代人不同
的生活理念的碰撞情况，宝奶奶一代勤俭节
约，文喜一代既顾念老传统又不受老传统的
约束，而到了乐乐这一代，他们满脑袋尽是享
受、攀比观念。

小说对宝奶奶精神上赤贫的展示除了写
她从老旧东西上并没有得到多少抚慰之外，
还写了她期盼、等待女儿文喜带上丈夫、女儿
回家的精神渴求的落空。宝奶奶和老伴的精
神世界中真正强烈渴求的事情就是看到女
儿、外孙女。小说一开篇就写宝奶奶和老伴等
着女儿一家回来的情景，望眼欲穿、心急如焚
是他们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也是天下为人
父母者的心理状态。然而，他们一直没有等上
女儿一家回来。小说写了文喜的丈夫对丈母
娘那种视废为宝的嗜好的厌恶，写了乐乐因
为要买这买那以致拖延了文喜本来要回家看
看的计划。父母渴望见到儿女及下一代，这本
是一件非常简单的要求，然而，在当下的时代
却越来越多地难以实现，其原因要么是儿女
工作太忙，要么是儿女对父母关心不够。《宝
奶奶》将原因定位在乐乐这样的“90后”、“00
后”的少男少女们难以满足的物欲之上。为了
满足他们的物欲，父母们就得陪他们出入名
牌专卖店、大型商场，如同民谚说的“为了下
一代，忘了上一代”。从这点上说，小说的取材
是新颖的。它对老年人精神世界的孤独或者
说赤贫状态的反映是令人深思的，足以引起
我们的警醒。

《宝奶奶》在写法上讲究了一些写作策略
和写作技巧。就全篇看，它写了三件不如意的
事情：一是宝奶奶等待女儿回家但女儿却没
回来；二是顾主任想把宝奶奶积攒的老旧之
物用来搞传统教育却没搞成；三是文喜想回
家看望父母却没回成。三件事情交织叙述使
小说具有了信息上的丰富感，小说中的各个
人物的形象也有一定的立体感。比如宝奶奶
虽然也算个知识分子（她是小学教师），但观
念守旧，勤俭不分对象，对老伴也很霸道；宝
爷爷退休前是一家企业的书记，也是有一定
思想水平的人，但赋闲在家后却一日日地成
了一名“愤老”，看着电视骂这骂那的；文喜工
作轻松，思想却复杂，既对母亲生活观念不
满，但又无能为力；既对女儿这样的新生代生
活观念感到担忧，但又不能免俗，还得陪着她
去奢侈消费。小说对人物的心理描写尤其是
独白描写得到位、恰当，有助于展示人物的心
理状态。小说的语言，生活气息浓郁，较少有
生硬之处。

■新作快评

新世纪以来，诗歌研究界和很多诗人显示出较强的代际
意识，较为常见的，是按照出生年代而将诗人划分为诸如“50
后”、“60后”（又被称为“中间代”）、“70后”、“80后”和“90后”
等不同代群，也有研究者以“朦胧诗”为中间点，将“朦胧诗”后
的诗人统称为“第三代诗人”。这些划分虽然在某种意义上不
无道理，但是在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过于突出、附加和
强加了诗人之间的代际特点，并给很多诗人诗作贴上了不太
恰当的标签，甚至成了一些诗人或诗歌群落谋求诗歌史认证
的重要策略。这些现代汉诗代际划分的混乱局面，显然需要认
真的清理与研讨。实际上，我以为诗歌的代际特征更多地是通
过诗语来表现的。所谓诗语，是诗歌语体色彩、语言风貌和话
语特征等的综合。在诗歌发展中，作为一种外显为建筑材料的
诗歌元素，诗语有新旧更替的特性。在不同时代的文化格局
中，诗语的变革在语体、语言和话语等三个方面呈现出不同的
趋势，也间接形成了诗美的差异，显现出诗歌这一文体发展的
代际特征。

现代汉诗史上的诗语时代
近百年现代汉诗诗语变革的代际特征十分明显，至今已

大致经历了四个诗语时代。而新世纪诗歌，已基本处于第四个
诗语时代。每一次诗语变革，都有一个阶段性的交互期。新世
纪诗歌诗语与第三代诗语还将有长期的共存，第三、四两代诗
语的代际关系中，包含着丰富的诗学话题。

现代汉诗史上第一个诗语时代是 1917 年到上世纪 30 年
代前半期，在这个时期，现代汉诗完成了自己最初的试验。新
诗是僵化的汉诗诗语求生的产物。在1917年前的诸多刊物上，
古体诗被环绕在诸多内容和形式都很新颖的文章中间，并不
和谐。胡适有文学改良“八事”之说，对古体诗中的“死字”也一
直耿耿于怀，早在1916年就试写白话诗歌。1920年以后，新诗
在各文学报刊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尝试集》出版后，各种诗
集连续出版，诗社不断成立，专门的诗刊也开始出现。

第二个诗语时代是上世纪30年代中期到40年代，为现代
汉诗诗语的成长期。从民谣风格的戏拟，到一本正经的创作，
再到新的诗语终于在文体上正名，汉诗的新变在所有文体革
新中显得最为坎坷曲折。在30年代，现代汉诗新的诗语逐渐从
实验室走出，成功存活。这种面向传统的诗歌姿态形成的诗语
存活，客观上支撑了40年代现代汉诗与域外诗歌密切的诗语
互动，形成这个时期现代汉诗的繁荣格局。

第三代因文化地理格局的原因，显得较为复杂。就中国大
陆而言，从1949年到上世纪80年代的“朦胧诗”论争为现代汉
诗诗语的凝滞期。1949年以后的大陆汉诗发展历程是对40年
代诗语培育成果的选择性继承，其主要脉络来源于红色诗歌、
中国诗歌会的诗歌以及其他具有合唱风格的诗。在此基础上，
有重新的锻造和打磨。从1949年到1978年的30年间，尤其是

“文革”期间，形成了在权威话语模式下对诗语的全面变革。其
间诗歌的“地下写作”有一部分在1978年后获得了短暂的民间
刊物的传播机会，在80年代经历了“朦胧诗潮”，又获得了正式
刊物的刊发认可，成为80年代大陆现代汉诗美学崛起的基础。

在大陆现代汉诗的代际体系中，第四代诗人指那些逃离
了二元对立的话语维度、在精神层次和诗美追求上获得了多
元性的诗人。上世纪80年代中期（可以“他们”诗群的形成为标
志）至今，形成了对第三代诗语格局的审视与疏离的意识，出

现了类似于坚、韩东、朱文、杨键、陈先发、蓝蓝、陈思楷等从
“50后”到“90后”不等的一批诗人，他们的诗脱离了第三代诗
语二元对立的、抗诉式的诗歌话语结构，又具有充分的语言意
识，可指认为大陆汉诗第四个诗语时代的主要成员。

诗语重生中的代际相似
前两代诗语的代际关联，对新世纪诗歌的诗语发展提供

了诸多启示。在现代汉诗诗语发展的第一、二代际之间进行区
分，可以发现，第一代以语体和语言的变革为主，话语的成分
稍显薄弱，诗美因抒情主体的层次单一而显示出单质的特征。
这种变革体现了现代汉诗的诗语建设者们与传统诗学的对
话——不是人文精神向度的对话，而是更加关注音律和语言，
希望新诗的诗语能够在传统诗学范畴内找到存活的依据。朱
自清在上世纪20年代初就谋求新诗音律的合法化，周作人也
不断提示诗人们注意与传统诗歌的融汇，不可一味做逆子。

“浅草—沉钟社”延续的诗歌时代，“新月派”的诗歌追求过程，
都在努力寻求诗语存活的文体身份。诗人们为了保存新的诗
语能够生长，在音律甚至意象上都向传统有所妥协；第二代以
话语变革为主，语体和语言的变革退到后台，抒情主体在诗语
中得到了较为立体的复杂塑造，诗歌的哲思和知性因素明显
强化，诗歌的音乐性呈现为更内在的音律，诗美也呈现为多维
度的复合性。正是由于第一代诗人对古今汉诗渊源关系的密
集梳理、第二代诗人对诗的心灵世界的深入勘探和呈现，使上
世纪上半叶的汉诗能够在类似《雨巷》《蛇》《你是人间四月
天》《也许》等诗中体现出汉诗本有的神韵，又能在类似冯至的

《十四行集》和穆旦的《诗八首》等诗中借鉴其他语种诗歌的经
验，开掘出汉诗诗语更为深邃的表意功能。

第一、二两代诗由单质诗语向复合诗语转变的代际关系，
在第三、四两代之间有相似的运演，大致和20世纪汉语诗歌两
次诗语重建，即“五四”时期的诗语重建和“文革”后的诗语重
建有关。由于第三代、第四代之间具有复杂的诗语交互性，其
间的代际关系和当下大陆的诗歌境况，也相应地变得十分复
杂，有待细加分析。“朦胧诗”中具有意识形态反思能力的诗
作，在话语倾向性上有较大转变，但在整体风格上仍体现为第
三代诗语的平面性特征。处于三、四两代交替后期的新世纪诗
歌呈现出两代诗语交叉共存的局面，就具体作品而言，诗美落
差极大。近20年来，政治环境与经济环境的变迁施加于社会语
言的影响十分明显，诗语在新的文化环境、特别是语言环境中
发生了较大变化；与此同时，诗人内在的精神境界也体现出更
多差异，诗人们在世俗情怀、历史观和精神境界之间的取舍差
异也较为悬殊。

虽然诗歌从未像小说那样体现出地域文化的明显差异
性，但不同诗歌文本在精神维度的区别一直较大，新世纪诗歌
中，这种差异更加明显。新世纪诗人居于何种精神维度写诗，
决定了他们更亲近第三代还是第四代诗语。就诗语体现出的
诗美品质来说，可以将亲近于第三代诗语的诗概括为单质诗
语，将第四代诗语界定为复合诗语。单质诗语多为单向度的抒
情结构，语言、意象或象征手法上的丰富多变，甚至抒情者情
绪的戏剧性，并不能增加诗歌的精神维度。它们的诗美特质非
常吻合刘心武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的“单质的文学”的概念。
而精神内涵丰富的抒情主体会在言说方式上体现出与单质诗
语不同的话语特性，诗语也相应体现为复合诗语，这种“合金

的文学”与“单质的文学”的关系，是三四两代诗语最主要的代
际关系。

新世纪诗歌中的诗语杂陈
新世纪诗歌将在较长的时段内处理与第三代诗歌的代际

关系，单质诗语与复合诗语的杂陈将是这一时代诗语的显见
特征。但无疑，第四代诗歌诗语将以诗歌精神内涵的丰富性为
主要特点，诗歌精神内面的开掘将逐渐获得更多的关注。不难
看出，精神的贫瘠和内涵的单一，已经成为新世纪诗歌诗语个
性纷呈的瓶颈。虽然任何诗语成长都必须以最表层的技术修
复为前提，但诗歌内蕴的需求总会在最初阶段的诗语修复后
被强化，这是现代汉诗百年以来的发展规律。

单质诗语所塑造的抒情主体往往体现不出心灵世界的丰
富层次，而复合诗语则具有哲学甚至宗教的底蕴。比如，“行
走”的语态在不同诗歌中有不同的诗语呈现：“人时已尽，人世
很长/我在中间应当休息/走过的人说树枝低了/走过的人说
树枝在长”（顾城《墓床》）；“我并不在意裹紧人性的欲望，/踏
着积雪，穿过被赞美、被诅咒的喜悦：/恍若初次找到一块稀有
晶体，/在尘世的寂静深处，/在陪审团的眼睛里。”(潘维《苏小
小墓前》)。在这两首诗中，有两位孤独者，前一位的存在空间
具有尘世与自我时空的多维特征；后一位孤独者则体现为单
一的观念变更，抒情者与人群共居同一维度，虽然他对世俗观
念的反拨比较坚决，但依然没有脱离简单的二元论格局。相类
的区别，可以在新世纪诗歌中找到更多的例证。

单质诗语与复合诗语的内在区别在抒情主体。单质诗语
的抒情主体，诗语典雅平顺，所有意象与意境的形成居于一个
平面。在同一位诗人身上，往往具有自我重复的特征。如北岛、
多多、欧阳江河、潘维、江非、郑小琼、李小洛等人的诗，皆具有
单质诗语的特征，与第三代诗语具有亲密的血缘关系。北岛、
多多诗歌的文化阵营或文化类型意识以及精神立场的意识，
一直左右着他们诗语的更新。历史主义加现实主义的审美惯
性损毁了他们诗歌结构，即使旅居海外，也未能摆脱在“文革”
时期就已经养成的抒情程式。如北岛的《山谷》、多多的《居民》
等诗，诗歌阐释的最终指向是政治、历史和文化的观念。欧阳
江河、潘维等人，在诗歌趣味方面有所拓展，但诗中一直有一
位观念明确的抒情者，诗歌有明确的主题，抒情具有平面特
征。《玻璃工厂》《那无限的援军从不抵达》等诗，有华丽的意象
和独特的音乐感，诗语富丽堂皇，精致的形式和新鲜的意象和
象征经验，都让人叹为观止，但诗语的平面特征也一览无余。
江非、郑小琼、李小洛他们更加贴近生活和细节，诗语中“及
物”的成分增加了，但诗歌主体仍然以明确的观念为诗歌设立
抒情边界。如李小洛的《偏爱》：“我只是偏爱左边一点/左眼看
报，左手写字/用左边的眼球积聚光线/夜里睡觉我也喜欢睡
在/床铺的左边/像颗小个子的蚕豆，占据/黑夜最小的位置/
每次走动，我总是先/跨出左腿 。每次停顿/我也总是倾向生
活的左侧/看上去，我总像流过这个世界/一条左撇子的河
流。”诗语的感性因素并不能掩饰其平面特征，类似的生命经
验和生活经验，在1980年代的校园诗歌中，也曾大量涌现。江
非为人熟知的诗作《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有过肮脏的念头》《妈
妈》等，也有清澈见底的主题，观念取舍在诗中高高悬挂，左右
着诗语的秩序。郑小琼的长诗《完整的黑暗》更是带有抒情主
体愤怒的情绪，诗语的新颖之处，全在于别出心裁的白描。在

上述各种抒情中，诗语表现出的技巧因素，并不能有效拓展诗
歌的表意维度。

而复合诗语则体现出抒情主体的哲学、宗教的自觉，生成
深厚的情感底蕴，取消了诗语的单一维度和观念的方向，形成
与单质诗语截然不同的诗美景象。这非常像小说人物塑造的

“组合性格”或叙事的复调，在叙事中的多重叙事人，在诗语的
表意系统中，则成为主体情感的多维指向。这类诗歌多没有明
确的观念倾向，自我的边界意识隐晦，对人生属于历史区分的
那一部分存在区域的兴趣不大。如陈先发的《丹青见》一诗：

“桤木，白松，榆树和水杉，高于接骨木，紫荆/铁皮桂和香樟。
湖水被秋天挽着向上，针叶林高于/阔叶林，野杜仲高于乱蓬
蓬的剑麻。如果/湖水暗涨，柞木将高于紫檀。鸟鸣，一声接一
声地/溶化着。蛇的舌头如受电击，她从锁眼中窥见的桦树/高
于从旋转着的玻璃中窥见的桦树。/死人眼中的桦树，高于生
者眼中的桦树。/被制成棺木的桦树，高于被制成提琴的桦
树。”诗中视点和视角经历了多次时空转换，而物象是相对恒
定的。复合诗语的形成，其核心机制在于抒情者话语的变更，
与抒情主体言说方式的选择和抒情主体言说的语言环境有关
系。视角转换的多维度构成了诗语的立体格局，在短促的诗行
中，包含丰富多元的主体情绪，底蕴深厚，耐人玩味。

复合诗语是现代汉诗经历了两次诗语重建之后，两度面
临的诗学问题。诗语的复合品质，与诗人的哲学和诗学素养有
密切关系。新世纪诗歌诗语的复合化正经由两条路线前行，一
条由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由于坚、韩东等人践行，为主动的诗
语重建；另一条则是具有语言天赋的新生代诗人们，他们本能
汲取当代诗歌话语背景的营养，先天获得了诗语革新的能力，
体现出较为丰富的诗语气象，具有诗语重建的被动特征。宏观
看来，无论主动的谋划，还是被动的本能获取，能够稳定呈现
出复合诗语的诗人很少。处于第三、四代际转换中的大陆现代
汉诗诗人，还将在诗语重建中继续分化。毫无疑问，心灵最先
丰富起来的诗人，将摆脱早期诗语重建的语体、语言单质追
求，将多元和多维的诗美作为自己更高的诗歌追求，不断提升
自己诗作的经典品质。

■主持人的话

““新世纪诗歌精神走向新世纪诗歌精神走向””笔谈笔谈（（十十））

与我们以往所发表的几篇文章一样，在诗歌史的视
野中来考察新世纪以来的中国诗歌，也是傅元峰《由单质
诗语到复合诗语》一文的主要目的。不同的在于，傅元峰
是在代际变迁的意义上来进行诗歌史梳理的，虽然这也
是诗歌史甚至文学史研究的常见方法，但是在傅元峰这
里，“代际”的内涵完全不同于目前通行的以出生时间和
年龄阶段所作的划分，而指的是更加切近诗歌本体的诗
语特征，这便使他对现代汉诗的发展历程和对新世纪诗
歌历史特征的把握非常独特，同样也可能更加接近诗歌
史和诗歌现状的本体。傅元峰将现代汉诗历时性地划分
为多有渗透和互有交错的四个“诗语时代”，并且认为新
世纪以来的中国诗歌正处于由单质诗语到复合诗语的过
渡阶段，具有值得期待的未来与可能，我以为这对扭转我
们以往近乎无奈地按照年龄阶段所作的代际划分，同时
启发我们如何进一步地从诗歌本体的意义上来思考我们
的诗歌创作和我们的诗歌史与诗歌现实，无疑都有着重
要的参考价值。

——特约主持人 何言宏

■评 论

反映中国农民七十年成长史的一面明镜
□郑恩波

靳春的长篇小说《水灯》，以广阔的视野、全景
式的画面，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艺术地再现出
晋北农村自抗日战争开始到改革开放新时期 70
多年的历史风云和时代变迁，描绘出了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的我国北方农民所进行的威武雄壮、波
涌涛起的武装斗争和波澜壮阔、如火如荼的社会
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英雄史诗。

《水灯》概括了中国农村70年的发展史，但它
不是平铺直叙地讲述历史事件和罗列枯燥数字的
史书，而是一部通过描写农村各种人物的关系和
他们的历史命运来感染人、教育人的小说。优秀
小说应塑造典型人物形象。靳春运用种种艺术手
段和技巧，塑造了仉鼎盛、仉熙川、刘嘉麟、张毓
卿、甄韬旸、罗秀凤、周晗、何小圆、欧阳耇生、滕漫
远、罗垣桥、石榴花、柳二女、郝德等一大批有血有
肉、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在所有的人物形象中，仉鼎盛这位共产党员
的形象最为丰满厚实、真实可信、可亲可敬，最具
典型性和教育意义。仉鼎盛身上最可贵的一点，
是他对党无比的忠诚和纯真、坚强的党性。为“党
派到那边的人”刘兆麟绝对保密一事，是最有力的
说明。破堡村有名望的殷实人家的当家人刘庚与
仉鼎盛的父亲是世交。刘庚虽然家富，但很开明，
一心向着共产党。抗日战争时他让长子刘兆麟投
奔革命队伍，成为党派到“那边”的人，此事只有刘
庚和仉鼎盛知道，连刘兆麟的胞弟刘嘉麟都不知
道。为了确保革命成功，仉鼎盛这位为民族的解
放负过伤、立过战功的“三八式”老党员，凭着在宋
支队（宋时轮率领的部队）锤炼出的党性，一直没
有把这一重要机密告诉给包括刘兆麟亲弟弟刘嘉
麟在内的任何人，尽管刘嘉麟还是一村之长和他
的挚友。

正直是道德之本。仉鼎盛并没有高深的文
化，但他有一颗难得的正直的心。他常对乡亲们
讲：“咱是堂堂正正地干事，本本分分地做人。”村
中的父老乡亲对他有精准的评价：“仉鼎盛是破堡
村的秤砣，压得住阵。”正因为他心正，所以才能正
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三年经济困难时
期，他不怕来自上面的压力和丢掉“乌纱帽”的风
险，坚决支持、鼓励社员耕种小片自留地和从事多
种经营，保证群众增加收入。而“文革”中他被批
斗后以肺腑之言安慰担忧着儿子熙川的妻子张毓
卿：“你放宽心，天塌不下来，地陷不下去，熙川年
轻，受些苦难，经个世面，也有益呢，从中懂得些道
理……飞得高，落不低，不定将来，也有出息。”

假如作者只以描写仉鼎盛的政治品质为满
足，那么，这个被众乡亲誉为全村的秤砣的顶梁大
柱，恐怕又会是一个显得苍白无力、缺乏血肉的概
念化人物，然而，靳春没有那样去写，他笔下的仉
鼎盛是面目一新的。这个心灵世界丰富、细腻的
人物，有侠肝义胆、多情重义的一面。他对待妻子

与前夫生下的女儿猫猫的疼爱与照顾，胜过对待
自己的亲生女儿囡囡；对朋友刘兆麟的妻子郭淑
珍及其儿女的关心与体贴，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对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浪迹到破堡村的浙江流民阿
福一家的妥善安排和百般关照，特别是邀请阿福
全家人与自家人欢欢喜喜过大年的闪光一笔，更
是使全书亮出一道人性美的绚丽彩虹。他不记个
人恩怨，为那个一辈子都与他作对，“文革”中批
斗、打骂过他，临死前还写诬告信诽谤他的郝德送
葬，并且还“搭上自己的一套崭新的毛料灰色西
服”，难过得哭红了眼睛；之后逢年过节都给郝
德上坟，烧些纸钱，往坟上添几锹土，这一系列
感人至深的义举，让破堡村的男女老少世世代代
都要铭记仉鼎盛这个厚道、耿实、天下难寻的大
好人。

作为破堡村几十年的老领导、好长辈，仉鼎盛
十分关心青年干部的成长，对他们精心培养，大力
扶持，先后培养了甄韬旸、周晗、郝逸民、王达山、
何小圆等多个得力的干部。在培养干部的过程
中，他一切都出自公心，不徇私情。何小圆之妻武
小梅的一句话对此作了最公道的评价：“仉鼎盛有
眼力，该提拔的一定提拔，该往下捋的一定往下
捋。”在发现人、使用人、提拔人这个问题上，我们
进一步看到了仉鼎盛的善心、大公无私之心，而这
一美德恰恰是今日的许多领导干部不具备而必须
具备的。

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无论是在党内党外，还
是在家里家外，都应该是一个正派的人，有道德的
人。仉鼎盛对与他再婚的妻子张毓卿的爱是炽烈
深挚的，对她的关心是无微不至的。他的个性柔
中有刚，着急上火也是常有的，但对张毓卿却一直
爱得如胶似漆，从未发过脾气吵过架。非但如此，
而且还对她十分尊重，在许多重大事情上，非请她
当高参不可。爱情、婚姻生活中发生意外的挫折
或不幸时，最能检验一个人的灵魂是纯洁还是肮
脏，品质是高尚还是卑劣，风格是崇高还是低下。
正当仉鼎盛和张毓卿恩恩爱爱生活得非常幸福的
时候，突然传来张毓卿的前夫并没有战死、而且回
到故乡想与张毓卿见面的消息，在这一时刻，张毓
卿心里掀起大波，仉鼎盛心里也很不平静。经过
一番认真的思考，他对张毓卿说：“毓卿，你要觉得
委屈你了，他也回来了，我放你走。囡囡、圆圆你
想带着，也行，给我留下，也行……”顷刻间，仉鼎
盛那真正的男子汉的俊美形象显得是何等高大、
令人仰慕。张毓卿当然不会那样做。不过，第三
天上午仉鼎盛和张毓卿却领着囡囡和圆圆去小坡
村与张毓卿的前夫友善地见了一面，然后回到破
堡村，继续和和美美地过日子。就这样，在半个多
世纪的漫长岁月里，仉鼎盛和张毓卿作为恩爱夫
妻的榜样，博得全村人的一致赞扬。

最了解自己的人，往往是妻子（或丈夫），张毓

卿说仉鼎盛淳朴、忠厚、机智、豁达，这是最精准、
最到位的评价。总之，仉鼎盛这位经历过战争岁
月生与死的考验，饱受过种种风雨的磨打和锤炼，
逐步变得十分成熟、干练、坚强并富有远见卓识的
农村基层干部，是一个对党和祖国有忠心，对同志
和朋友有诚心，对亲人有爱心的大写的人。

善于编织故事但又十分珍惜笔墨的靳春，还
通过叙写仉鼎盛、仉熙川与上下级的关系，间接地
勾勒出乡党委书记、后升为县委副书记的滕漫远
和土改时驻破堡村的工作员、后升为地委书记的
欧阳耉生的美好形象。作者对这两个人物并未多
费笔墨，但滕漫远的聪慧、善解人意，欧阳耇生的
朴实、勇于承认工作中的失误的优秀品德，都描摹
得真真切切，呼之欲出。通过这两个级别较高的
人物形象的塑造，让读者进一步了解到党内从上
到下的优秀的领导干部。有了这样一些忠诚可靠
的社会中坚，在希望的田野上，未来必将出现更加
令人鼓舞的好年胜景。

靳春有一支女儿笔，他将破堡村老的少的女
人描写得活灵活现、惟妙惟肖。张毓卿的贤淑文
雅、谦恭和善，石榴花的心胸狭隘、嫉妒多疑，柳二
女的泼野刁顽、寡廉鲜耻，都描写得极为细腻真
切、生动传神。看得出来，由于作者对这些女性十
分熟悉，因此才写得这样轻松自然，信马由缰。在
成功地塑造了上述一系列可爱的人物形象的同
时，作者也用尖刻老辣、独特精湛的文字，塑造了
郝德、昃成科等几个灰色的人物形象，其中对小肚
鸡肠又极端有野心的郝德的丑恶灵魂的揭露和卑
劣行为的鞭笞，最为深刻有力，撼人心弦。作者塑
造郝德这个人物形象的寓意是很深刻的：真善美
总是在与假丑恶的对立斗争中存在、发展的，一切
正直、善良的人与邪恶、黑暗势力的较量将是长期
而艰苦的，我们万万不可放松警惕；没有平地显不
出高山，有了郝德这个坏典型作反衬，仉鼎盛这位
真正的共产党员、农民英雄的形象，才显得更加崇
高、更加光辉、更加可爱。

农民是中华民族的脊梁。赏读《水灯》这部小
说，使我们再一次加深了对中国农民的了解和理
解。《水灯》是真实反映中华民族的一面镜子。

延安文艺运动以来，山西文学就以赵树理、马
烽、西戎、李束为、胡正、孙谦为代表的“山药蛋派”
著称于世。现在，我们欣喜地看到，来自晋北黄土
地的靳春也迈着稳健的步伐，加入到“山药蛋派”
作家的行列。我认真地将《水灯》与前辈“山药蛋
派”作家的作品作了比较，惊喜地发现：赵树理提
倡的“问题小说”的主张，其作品的传奇色彩和诙
谐、幽默的笔调；西戎小说里细腻传神的描写、鲜
明的人物性格刻画以及极具特色的语言；孙谦作
品深厚的人情味和顺叙、倒叙、插叙等电影文学剧
本写作方法的娴熟灵活的运用，都在靳春的小说
中得到了富有创造性的传承和发扬。


